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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剧作《风雪夜归人》中诗化的审美意识
靳知茵  于景璇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　要]吴祖光的戏剧作品《风雪夜归人》具有独特的诗化审美意识，探究该作品对当代大学生在时代建设以及在信息洪流

下对自我价值的思考与个体重塑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将从戏剧意识跨时代的特点、时代关照的宿命感、诗意探索的自我认

识这三个方面来作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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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化的戏剧意识

剧作家吴祖光的经典作品《风雪夜归人》，此题出自唐诗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大历年间衰飒萧索、孤寂冷漠的意境

恰与这部戏剧的气息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由原诗作者透露出

的挣扎而不得的希望，所有的孤寂惆怅渐渐陈潜于一声叹气寂

寥基调，让人一阅即知，风雪夜归人中主人公的境遇与诗境的

感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如作者所想：“如果我们对写戏

有兴趣，首先便要求向诗靠拢，像写诗那样地写戏。”[1]开篇

就是黄昏的雪景，在一片白茫茫的富有诗意的世界中，掩藏着

丑恶与破碎，平静与纯洁装饰着一座罪恶的庄园。主人公魏莲

生影影绰绰的身影摇摇欲坠地跌落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故事就

此拉开序幕。

关于戏剧所上演背景的时代问题，吴祖光在《风雪夜归

人》的序幕中早已为我们说明了：“我这个戏是在什么时代

呢？是永无止境的人生中的一个段落。”[2]从时间上来讲，我

们完全可以将这部戏剧置于某个人生命中某段特殊的时刻，或

者说把它看作是一个时代、一起历史中某段特定的经历在上

演。因而这部戏剧所具有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它被创作出来之日

所包含的特定价值，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是：在当今错综

复杂、被信息化洪流裹挟的互联网时代下，青年人应该如何去

面对生活，认识这个时代与自我的价值。从这里来看，这部剧

本身已融入作者诗化的审美意识，虚无与现实的交错，是诗意

产生的瞬间。

“那地方——我不想固定那是什么地方，怕因之使这故事

受了限制。”[3]在空间上，吴祖光并不把这部戏剧发生的位置

钉住于某一具体的地方，因为他要呈现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起一座与现实世界有千丝万缕复

杂关系的、具有诗意的审美艺术世界。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

义的创作，融入了诗化的审美意识。诗与现实的交织，让作者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以自身的审美经验，延续五四时期知识

分子对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思考，是给处于下层社会中那些忙

忙碌碌、任由命运与时间推动的内心麻木的人以醍醐灌顶的一

击。作者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单一限制，在一个秩序森然、等

级严明的文化与社会流程中，让两个看似停顿的生命开始重新

审视自我，打破原有的并且毫不相关的生命轨道，走向新生。

二、诗意下的时代关照

《风雪夜归人》这部剧作的创作时间是在1943年。在戏

剧当中，吴祖光以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一场大雪将可怜人儿的

故事掩去，往前推20年，即1920年左右——故事的开端，此时

的社会动荡不已、阶级对立鲜明。在故事经历的20年里，戏剧

里的人物未有所变化，显而易见，作品参照的现实世界中也并

没有发生大的变革，在作者的潜意识当中，没有一股鲜活的力

量能够冲破层层束缚，使天地换新篇。如同两个乞丐儿在暴雪

中艰难前行着，看不到出路，底层民众的窘境还在继续。他借

用诗意的语言，唐诗《风雪夜归人》的意象“雪”，用此雪来

埋藏这时代的罪恶，甚至是让罪恶就此消亡。这样理想化的追

求，是诗化的审美意识，其本质上是对时代的关照，有扭转乾

坤、海晏河清的想望。

吴祖光力求通过戏剧探索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抛出人如

何在时代社会当中对自我进行定位这一问题。马大婶、丫鬟兰

儿、王新贵等人代表了当时社会阶层中大多数的人，他们并没

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是一群妥协社会、没有灵魂、在别人的口

中建立自己的一类人。他们的存在是作者悲剧意识的体现，是

作者用来束缚玉春、魏莲生为代表新生力量的无形绳索，是作

者在诗化的审美意识下为剧本塑造出来的虚幻符号。人物总隐

藏在若有若无的虚幻中，作者投射在这些人身上的感情是诗化

的、朦胧的，勾勒出他们的大致轮廓，却并无具体的面貌和形

容，这正贴合了他想要以本作品来关照整个时代的意识。

马大婶就是典型的形象，她善良但又懦弱、挣扎但又充

满奴性的人。她无法去反抗社会，对社会的一切也只是觉得理

应，甚至神化上层社会的大人物，一直处于被自己、被社会蒙

蔽的生活状态。她的儿子马二傻只是因为喝醉了酒在法院院长

门口睡着便被巡夜的人当做小偷囚禁，马大婶并没有抗议，而

是借了十吊钱去看马二傻。一些人为制定的不合理的规矩会因

为人的附和而滋长得更甚。当魏莲生把马二傻救出来，马大婶

甚至会因为警察给的一碗米饭而感恩，责怪儿子惹是生非。马

大婶的善良被人为利用当作阶级腐败的滋生剂，社会上有一群

和马大婶一样的人。他们是一群沉睡的人、是被少数资产阶级

操控的人、是浑浑噩噩不知反抗的人。作品的经典需要表现出

深刻性。《风雪夜归人》的深刻性不仅仅是借玉春与魏莲生的

爱情来将其中的正义与黑暗、沉醉与清醒层层剖析，还是对时

代的关照，生活图景似的作品里的人物都给人深刻的人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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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无力的宿命感。《风雪夜归人》反抗社会制度、人性挣

扎，却在最后被宿命这一个大掌紧握，它是超越的，具有超验

的价值观，然而在诗化的审美意识下却又带着虚幻的、存疑的

色彩。

三、自我价值的诗意探索

在剧作中，作者以男女主角魏莲生和玉春两个人的爱情为

契机，意图在两个人心灵碰撞的过程中去讨论人对自我价值的

思考，努力挖掘人性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会如何抉择。

作者以诗意的手法，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世界，让男女主角

的相识相知相爱以及结局都被诗化了。当魏莲生在日常生活中

庸庸碌碌地活着时，借助爱情使莲生发现他的生活乃至这个世

界的破绽，他不会愿意刻意地忽略玉春投来的一束光，做回他

的井底之蛙，而是不再忍受社会、命运、无知带给他的无形之

痛，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反思自我的价值。这正如吴

祖光所说：“我就忽然想到要借用魏莲生这么个人物和他的身

世来写一个剧本，来探索一下生活里面，什么是真正的高贵与

卑贱；人应当怎么活着，是浑浑噩噩、老老实实听人摆布，听

从命运的安排，还是应当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就想写这么一

个主题。”[4]

不同于《哈姆莱特》中王子陷入生存与毁灭的思考，魏

莲生在这里经由爱情陷入成为自我与做他人奴隶的挣扎中，以

爱情突破日常生活的缺口，找到自我发现的路径，这就是诗意

的开端。玉春引导莲生思考谁是可怜的人，他们二人决定奔走

的过程也是莲生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是犹豫不决以至坚定反

抗的过程。莲生从没有自我到痛苦地发现生活的虚幻，身存奴

性的他过着完满的生活，但奴性是否总伴随着依附他人并且须

得受金钱趋势成为像王新贵一样的趋炎附势之徒？如果走向觉

醒、勇敢反抗是与金钱、达官贵人断绝联系，他还会选择自由

的未来吗？魏莲生在这一反思下，坚定保有自己的人格尊严，

他抓住机会，在以苏弘基为首的邪恶势力的逼迫下，将沉思后

的结果向世人展示。他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人性

最大的自由是他即便在这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也能够选择自己

面对世界的态度，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切外在的物质

条件都剥落掉了，莲生把自己从一群在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人

群中切割出来，留下来最珍贵的是他独立的、自觉追求未来的

生命意识。魏莲生放弃一切去追求看似渺茫的未来，这是诗意

的展开，是超验的价值体现。在文字表面的意象和描述之外，

作者正是用了诗化的审美意识，追求一种类似于诗歌中的象外

之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莲生出走后的种种经历和为探索自我

价值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虽时代有变，但人性基本不变，莲生的做法对当今生活在

繁杂世界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个榜样，被诗化了的勇敢行动，

也让青年人不至于遗落自己的理想。正因为如此，魏莲生找回

自己的生命意识，他毅然决然地出走，决心进行个体重塑，离

开这座城，靠自己生活下去，不再依附于其他任何人，与穷朋

友一同生活、做事。二十年后的魏莲生仍旧会帮人，只不过此

刻的他能尽的力是以前半生“唱念做打”的经验来为穷苦的兄

弟朋友们募资。

四、诗化的审美意识下的进步

玉春所谓“天上的星星”，实际上是指参、商二星，吴

祖光借玉春之口诗意地形容莲生与玉春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暗

示了两人的爱情最终是虚幻的，即将破灭的。尽管莲生打破了

日常生活的缺口，但他本身二十年来所遵循的是一套机械的习

惯，生命被压抑在狭小的舞台空间与单调如一的时间内，他失

去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的自我意识，还有支撑他生活的外在力

量，以至于在他逃离这座城摆脱受奴役的控制后，作者让我们

重新看见他的时候，莲生是这样的：“可怜的老人，正被贫病

和饥寒交迫着，瘦弱得脱了形。”[5]这也说明了作者给戏剧本

身蒙上了一层诗意的面纱，浪漫主义的追求背后是千疮百孔的

现实世界，莲生的追求与自我价值的探索带有虚幻的色彩，作

者将其诗化，实际上是让这个青年人的出走变得简单与容易。

但结尾却让莲生出现在一片冰天雪地里，又是诗意地写出他的

结局，推翻了前述表面看似简单的做法，告诉我们义无反顾的

反抗有其缺陷，这是其特别的审美意识。

可是，难道我们自古以来所有的超越自我、反抗现实、关

照社会生活的作为都是白白牺牲吗？尽管莲生的反抗与跳脱困

境是有局限性的，但他的选择却具有非凡的意义。我们不能持

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能否定人性在面对环境与命运的压迫下做

出的对立与反抗。如果消解了他努力的意义，也就忽略了人性

的自由，更加丧失了时代前进的动力。肯定魏莲生勇敢探索自

我生命价值的行为，肯定吴祖光诗化的审美意识的创作，只要

魏莲生们能有一个机缘，得以一露光辉，不也就证实了自我生

命的意义了吗？[6]

吴祖光创造《风雪夜归人》这一诗意的世界，用诗化的审

美意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另一种可能，人在时代环境下的可为

之为，因此，它也成了跨越历史与时间的经典剧作。“故事永

远都是形而下的，但哲理和主题则是形而上的，感情上的征服

是一时的，震动灵魂才是不能被忘怀的”[7]我们难以忘怀这部

戏剧。

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信息错综复杂、丰富多样且

让人难以分辨生活真面目的社会，这部戏剧就像是来自玉春打

破日常圆形生活结构的只言片语，却给了我们发现自我生命的

契机，使我们萌生了对时代真正的关照意识，从而拥有魏莲生

般的勇气。不只限于琐碎生活的机械过程、不轻视年轻人思考

超越原本自我的追求，在浪漫主义的探索追求下，即便是前进

路上一直并且不断落着如莲生回城时想要埋没一切的大雪，我

（下转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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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民族特色手工技艺艺术品的宣扬，团结研发创新锡伯族传

统民族手工技艺，让锡伯族特色手工技艺不再濒临失传。

四、结语

2020年-2021年间，随着沈阳政府对本土少数民族建设愈

来愈热烈的重视，不难得出，若锡伯族文化发展紧紧抓住时代

发展方向和潮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要求，那

么锡伯族特色文化、锡伯族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将又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锡伯族的人民将会更多的依靠自己

本族的特色技艺，精美产品实现自给自足，创造岗位，实现聚

集地一片祥和、安居乐业的景象。锡伯族的文化将会有更加灿

烂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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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巡视，以党性体检、廉政监督为重点，定期组织纪检人员开

展内部巡视、专项监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滋生，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创业环境，使企业管理达到效率、效益、安全、廉

洁、稳定的协调统一，健康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纪检监察工作和内部审计工作对企业的发展都

有很大影响。纪检监察部门与内部审计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因

此，企业需要把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进一步结合起来，这就要

求企业要建立相应的协调融合制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内部的控

制水平，有效地加强监督检查及内部审查的监督管理，从而使

纪检监察工作与内部审计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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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仍旧持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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